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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先生遇难始末
李 波

2024年4月4日是
清明节，也是郭永怀
先生115周年诞辰纪念
日。因工作需要，他
生前的很多事迹都远
离大众视野。本文作
者用鲜为人知的“亲
历、亲见、亲闻”史
料，为我们还原了他
最后那段日子，从中
可以感受到一位以身
许国的优秀知识分子
的爱国情怀……

郭永怀先生是第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 1956年突破重重阻
力回到祖国，与钱学
森先生一起创建了中
国 科 学 院 力 学 研 究
所，参与创建了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参与
了我国“两弹一星”
等重大国防工程的建
设，为我国核弹、导
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
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
贡献。

当晚九点多，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
所，正在力学所主持职工大会的革委会副主任游雄第一个得
到了郭永怀去世的消息，当时会议就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他组织全体参会人员默哀三分钟。

九院得到消息后，政委肖泽泉和警卫员陆文采立即从青
海221基地赶到北京，处理善后事宜。

李佩是第二天得到噩耗的。后来她回忆道：“老郭回家
之前给我打了电话，说是第二天要回来。但奇怪的是，一天
也没有消息，我以为他临时有什么事耽搁了，来不及通知
我。第二天，家里一下子来了好多人，我就感觉这事要糟
了。”

6日，科学院军管会委派乔林等两位同志和力学所的同
志一起到家里通知了李佩。再三询问李佩有什么要求。李佩
只说：能不能让郭芹回北京和父亲告别。

郭永怀在力学所的助手顾淑林和另外一个同事被安排陪
伴李佩。顾淑林回忆：“让我去陪李先生，我当时觉得好让
人心疼啊。她是为事业牺牲的郭永怀背后的女人。我当然义
不容辞陪伴她，而且我绝对不能让她出任何问题，那天晚上
她如果想不开，我就会马上跳起来把她抱住。李先生整晚躺
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偶尔轻轻地叹息，她绝对的一晚上没
有睡着，我心里想：你哪怕是哭出来也好啊。”

远在内蒙古农村插队的郭芹7日接到了原国防科委的电
话，匆匆赶回北京。

挚友钱学森同样悲痛不已，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十
秒钟，就那么短短的十秒钟，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
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
么十秒钟。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
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

郭永怀的侄子郭普远当时在北京医院工作，他出差刚刚
到达西安，当晚接到原国防科委的紧急电话，第二天搭乘空
军的飞机赶回了北京。

消息报到中南海，和郭永怀同为南开校友、曾多次接
见郭永怀的周恩来总理十分震惊，把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局
长邝任农找去，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兰州第八飞行大队停
飞整顿，大队长和政委相继被停职检查，首都机场相关责
任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理。总理指示以后科学家尽量不要乘
坐飞机，同时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他说别人去世
可以不报，郭永怀同志牺牲一定要报。

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

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59岁。
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天地永怀
1968年，郭永怀担任了中科院力学所革委会副主

任，他的夫人李佩则因为海外留学、家庭出身和抗战时
期在重庆的工作经历，受到审查。这一年他的女儿郭芹
初中毕业，下乡插队。

与力学所的大部分工作陷入停滞不同，一些重大国
防科研项目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段时间，郭永怀的
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十七院）的筹
备建设和新一代核弹的研制工作中。

1967年开始筹备的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隶属
于国防科委，钱学森担任筹备组组长，郭永怀、严文祥
担任副组长。郭永怀主要负责研究院的技术和规划
工作。

1968年9月，女儿郭芹确定要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
尔基公社加拉嘎大队插队，同行的有同学周晖等13个北京
知青。9月20日早上，郭永怀亲自把郭芹送上了插队的
列车。

9月30日晚，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郭永怀参加了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九周年招待会。10
月1日，郭永怀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了国庆庆典。

10月2日，郭永怀来到十七研究院筹备组，布置十
七院高空模拟试车台和统一规划的筹备工作。当天，他
还亲自写信给十七院筹备组的路史光同志，安排十七院
的筹备事宜，可见他对十七院的筹备建设是多么重视。

10月3日上午，郭永怀在力学所值班，中午与接
班的同事、力学所革委会副主任游雄握手告别，下午从
北京出发到青海221基地，为新的核弹试验做准备。

逆境前行

1967年6月17日，郭永怀领导和参与研制的我国
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随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我国第一颗新型热核
弹的研制，这次是采用钚作为核燃料。郭永怀作为九院
核弹武器化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核弹弹头的结构设计和
环境试验。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数次前往青海
221基地领导攻关。

1968年10月的远行，就是为这项新的核弹试验做
准备。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等一
大批科学家也先后来到了221基地，投入攻关。

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郭永怀一边
工作，一边还牵挂着第一次离家下乡插队的女儿郭芹、
困境中的妻子李佩和家乡生病的兄长。

10月20日，他给女儿郭芹写信告知自己已经离京
到青海出差，鼓励她在农村好好接受锻炼：“芹女：我
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
况，甚慰……我在这里还要工作几个星期，希望你能来
信谈谈工作情况。”

10 月 26 日，他又给在家乡荣成的侄女郭淑娥写
信，告诉她妹妹郭芹下乡插队的情况，同时委托郭淑娥
带大哥看病：“前接你伯父一信，说有病，你可以代我
写一信告诉他找医生看病，钱我回京后寄去。”

10月的一个周末，基地职工王树堂在基地商店偶
遇郭永怀，帮助他买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便携式半
导体收音机。

几天后，他收到女儿的来信，信中告诉爸爸插队的
农村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周末，他约上王淦昌
一起又来到基地商店，结果因为不知道郭芹的脚有多大
而没买成。他来到总体部的同事刘敏、朱志梅夫妇家里
咨询棉鞋是否分男款女款，买什么样的合适。朱志梅一
一解答，让他先问清楚郭芹的脚有多大再买。得到答复
后，临走送给刘敏夫妇一大块巧克力糖，那时候的巧克
力可是稀罕东西。

11月3日，郭永怀给女儿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芹女：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过来，待有了
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
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
的，都是不对的。这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学习。

11月15日又给妻子李佩写了一封短信：

佩：7日信悉，我准备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回京一
趟，估计在 20号之后。鞋过西宁时买，鞋号码似乎不
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

8日叫了一次电话没有叫通，怪事。

从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郭永怀在青海基地收到了妻
子李佩的来信，知道了李佩希望他能早一点儿回去。李
佩也知道了女儿需要棉鞋，但因某种原因不能亲自
去买。

原来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准备工作，一直
到12月初终于完成，只等中央专委批准试验时间了。完
成了准备工作的郭永怀急于返回北京。一方面北京有很
多工作在等着他回去处理，另一方面他心里惦记着插队
的女儿，惦记着妻子，惦记着荣成老家生病的兄长。他
匆匆忙忙预订了12月5日从兰州飞往北京的机票。

同事们曾劝他不要乘坐飞机。他说，我是研究飞机
的，飞机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

郭永怀这样的科学家出行，一般都配有警卫员。曾
在221基地警卫班工作的任银乐曾回忆：“像王淦昌、
郭永怀这样的科学家那时候还没有配备专门的警卫员，
有任务了就临时指派。本来这次任务安排我执行，但因
为另一个警卫员牟方东要回唐山老家结婚，就让小牟执
行了这次任务，结果没想到出了事。”

大漠铸剑

12 月 4 日下午，郭永怀带着警
卫员牟方东告别了同事，乘坐一辆淡
蓝色伏尔加轿车赶到221基地设在西
宁的办事处招待所住下，准备第二天
一早出发到兰州机场。随行的司机名
叫孙学思。在221基地毛主席像章办
公室工作的赵子立，正巧要去兰州压
制像章模具，请求搭车去兰州，郭永
怀爽快地答应了。

5日一大早，一行4人在招待所
吃过了食堂王师傅做的肉丝面，天还
没有亮就匆匆上路了。赵子立回忆：

“他和我们三个人聊天，竟没有一点
儿架子。”

到了兰州，赵子立先到了目的
地，他下车告别，郭永怀一行继续前
行。从西宁到兰州200多公里，他们
中午之前到达了兰州。司机孙学思回
忆道：“那天真是不顺，到兰州后，
郭院长想吃大米饭，但跑了好几处饭
馆，到处都是钢丝面。郭院长想在兰
州买双鞋，也没有看上如意的。”

5日 13时 59分，郭永怀和牟方
东一行在中川机场登上了前往北京的
伊尔 14 飞机，机号 640。这架飞机
隶属于中国民航兰州管理局第八飞行
大队，机组人员共6人，分别是左座
机长、右座副驾驶 （飞行检查员）、
领航员、报务员、空中机械师和空
乘。兰州到北京的空中距离是1356
公里，飞机需要飞行4个多小时。

640号飞机在经停西安西关机场

补充燃油后，搭载了一部分邮包继续
飞往北京。这时候机上共有 12 人，
其中乘客和机组人员各6人。

一路飞行顺利。
19时15分飞抵北京空域，机组

和首都机场塔台取得了联系，塔台值
班员向机组通报了当时机场的天气情
况：静风，能见度 2.2 公里，云高
400米，轻雾。刚好符合2公里能见
度的进场条件。

这时候北京空域的气象条件开始
转坏，能见度降低。

此时飞机上的飞行检查员同样犯
了错误，他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离
开了座位，把飞机交给夜航未放单飞
的机长操作，自己则去了客舱。

19时17分，观测实况，能见度
1.5公里，云高180米，气象条件持
续转坏。塔台值班员收到了这份实时
天气报告，但并没有将这份最新的天
气情况通知给640号机组，而是在经
过值班航行处副处长的口头许可下、
在复杂天气情况和无雷达保证的情况
下，继续指挥飞机落地。

19 时 36 分，640 号机组报告已
经越过远台上空，但报告位置有些
偏，塔台指挥机组降落，机组回复

“收到”并复诵了指令。
这是640号机组与地面最后的联络。
19时38分，飞机在进入着陆状

态时，未按照落地命令准确通过导航
台上空，而是从右侧向里切入，此时

飞行员只注意到了修正航迹，没有注
意到高度控制。加之飞行员调错了高
度表，飞机的高度表被调成了海拔高
度而不是实时高度，北京首都机场的
海拔高度和实时高度差了40米，这
个错误对于一个新手而言是致命的。
高度过低，造成飞机在距跑道尽头
1209 米处触地起火，飞机失控解
体。事故发生后，消防、救护车辆未
及时赶到现场，又耽误了宝贵的救援
时间。当场乘客和机组各死亡5人，
一人在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郭永怀
和警卫员当场牺牲，造成了无可挽回
的损失。

在事故现场，人们发现了不可思
议的一幕：在散落一地、面目全非的
十几具遗体中，有两具遗体紧紧地抱
在一起，烧成一体。当人们费力地将
两具遗体分开时，发现那正是郭永怀
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郭永怀的公文
包就夹在中间，里面的资料完好无
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用血肉之
躯保护了机密资料。

当年刚刚从民航学校毕业，被分
配到首都机场工作的高柱参与了现场
救援。他在《我的人生与民航的不解
之缘》中回忆：“当时我正在附近学
习，我们几个跑到现场将科学家郭永
怀和其他几名旅客从火中抢救出来，
郭永怀当场就不行了，身体已经烧焦
了。”

前去机场迎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
贵回忆：“郭永怀是怎么认出的呢？
他是个花白头，他那时候 59 岁吧，
头后面有一片都是灰白，躺着连着脊
梁那块没有烧完，剩一点点头发，认
出来是他。”

以身许国

上个世纪60年代，郭永怀在办公室看报。

钱学森夫妇 （前排）、郭永怀夫妇 （后排） 和汪德昭
（后排右一） 一起游览颐和园 （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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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郭永怀从事的大多是国防科技的绝密工作，所以讣
告只是简单表述短短几个字“做出了贡献”。但他为国家为
人民所作的贡献却像一座高山，永远耸立在人民心中。

郭普远回忆：“我们去瞻仰遗容的时候，叔叔的遗体用
一块白布蒙着，能够看出还是抱着的形状。”

顾淑林同样回忆：“我们去看的时候，四肢都还是张开
的样子。”

12月22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郭永怀的告别仪式。
钱学森、李觉、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于敏、
周光召等1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
沫若亲自致悼词。仪式上女儿郭芹手捧父亲的骨灰盒，侄子
郭普远端着郭永怀的遗像。

张可文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
书，她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记得那天在八宝山召开郭先生
的追悼会，那时李佩先生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
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
椅上。我知道在场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
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么想坐在她身旁来分担她的痛
苦和迷茫。”

12月25日，郭永怀被原内务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12月27日，在郭永怀牺牲22天后，他领导和参与的核

试验圆满成功，更加牢固了中华民族的国防基石。
郭永怀牺牲多年后，全国各地依然在缅怀他。在中国科

学院力学所、在中物院、在中科大、在气动中心、在家乡荣
成都先后建立起了雕塑纪念他。

1985年，郭永怀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9 年，郭永怀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6年，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在他的家乡山东荣成开馆。
2018年，编号为“212796”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郭永

怀星”。
201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七十周年

阅兵游行仪式上，郭永怀的侄儿孙郭涛作为“两弹一星”元
勋后代代表高举着郭永怀的荣誉牌，在礼宾车上驶过天安门
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致敬。

祖国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
（作者系山东省荣成市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副研究

馆员）


